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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良渚
□陆春祥

先民遗址（国画） 顾青蛟 作

良渚的意义
□陆春祥

良渚去过多次，但一直没有动笔。这一次，是因为受邀参
加第二届“良渚论坛”。会议间隙，又走进了博物院及遗址区，
当与百多位与会者，特别是几十位外国作家一起参观时，触发
了这次写作。

我当时想到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住在良渚附近的居民，我
怎么向外人介绍这个良渚呢？一句“它是中华文明的先声”就
可以了吗？

显然不够。
平时自己总是和人说“写散文要从做学问开始”，我还得

要做做关于良渚的学问。首先买了一套“良渚文明丛书”，有
十几册，基本是参与良渚考古的专家所写，从古城遗址、反山
王陵、玉器、陶器、石器、原始文字、古环境、动植物，到良渚考
古的历史，良渚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等等，这些书，虽是
专业人员所写，不太好读，但做学问，必须读下去。奇怪的是，
当翻完这些书时，对良渚就渐渐清晰了起来，那片土地，土地
上的一切器物，都变得有温度、可亲可爱了。

两千五百年前，东西方都产生了不少的哲人，老子、孔子、
庄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人们称之为
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同样，五千年前，也是世界文明大诞生
时代，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印
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这些都已经被世界证明，但我们中
国，在良渚文明被明确以前，我们观念里的文明，是夏商以降、
周秦汉唐传续至今的，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的国家文明。而
良渚考古充分证明，它至少比已经发现的陶寺、石茆、二里头
要早一千多年。因此，良渚文明可以很骄傲地向世界表明，它
是中华文明的最早区域性文明，它是中华文明的先声。这就
是我理解的良渚的意义。

或许，很多游客对良渚文明依然模糊，这没有关系，重要
的是，良渚文明曾经真实地在这片大地上存在过，当我们看着
那庄严的“神徽”，那些精美的装饰玉器，不禁由衷感叹，正是
这些玉器，良渚文明才得以有序地传承，影响力波及世界。

良渚是一个可以让人充分想象的地方，此刻，江南烟雨浸
润着稻田，钱塘江潮水叩击着堤岸，我感觉，消逝的良渚王国，
它们依然在时间的长河里与我们温柔共振。

五千年前，一个尚玉的王国，在良渚诞生，良渚古城开始
闪烁出文明的火花，它是中华文明的先声。时值第二届“良渚
论坛”开幕之际，我到良渚古城，“中华第一城”，寻找那些文明
光芒的散章与碎片。

水城

良渚先民，一路跋涉至江南，他们来到了一个依山傍水的
地方。

眼前有东苕溪与良渚港穿流，凤山与稚山环抱。首领伫立
良久，看着大家，坚定地发出了命令：我们就在此安家吧，此地
甚妥。将这些水处理好，这是能带给我们食物与安居的地方。

观光车驶向一大片纵深地带，纵横阡陌，河港湖汊。
看见城墙了，这是良渚古城的外围。外围有完整的水利

系统，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山前长坝，十一条堤坝，将山体、丘
陵、狐丘连成有机整体，与天然的溢洪道，形成一个有效的洪
水防护系统。当雨季山洪涌下时，古城外围水利系统便能巧
妙应对，科学宣泄，守护着民众的安危。

进入内城，东西南北中，城墙间有九座城门，陆城门只有
一座，八座却是水门，水门，将城内城外的水系有效沟通。

水坝如何建设？
用植物茎秆包裹泥块，再用植物条带绑扎固定，将其做成

块状方形“草包”，考古人员命名为“草裹泥”。换句话说，在沼
泽泥中掺进茅荻，能让泥土内的摩擦力和抗拉强度都得到加
强，这是一项伟大的创造性发明。能在湿地环境中，规划与营
造出如此科学与精致的居住系统，良渚古城，创造了人类文明
发展史上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炎天暑月，一个平常的清晨，各水门都有小舟穿梭进出。
东城门内，一叶小舟正往外徐徐撑出，守门士卒大声问

道：大哥，又去打鱼吗？撑舟者答：今天不打鱼，我们的头儿昨
天交代，要我去矿山运一船玉料呢！

玉琮王

体重6.5千克，玉中的精灵，你是良渚先民的神徽。
你双眼如铜铃，笑看人世与万物。
你张大嘴，猛地吸进一口气，然后嘴唇慢慢张开一条细细

的缝，那是五千年前清浊气的吐纳。山川好风物，天地阔大，
你的每一次吐纳，似乎都很贪婪。

你的细须在风中轻轻抖动，下巴两边分开，极短，生长得
极为收敛。有人统计过这种细纹，一毫米宽度，竟达五六条纹
路！

你的王冠，紧紧地戴在蓬勃旺盛的发髻上，冠极精致，冠
正中，居然是一张微型的人脸，圆鼻，咧开大嘴，一副憨厚的模
样。再细看，头部以下，居然还有两条长手臂，五指细巧，这手
臂，似乎将一对大眼牵着！

神人兽面纹线玉琮王啊，你不是兽，你是良渚之王！
你沟通了天地人神！
你是良渚民众的精神信仰！
我想象，五千年前那个秋日的夜晚，星光闪烁，晚风浩荡，

稻谷飘香，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野果成熟的味道，你，良渚王，伫
立在莫角山下的高台上，面对着你的臣民，发表着施政纲领：
今年，我们谷仓中已经堆满了稻谷，猪牛成群，水利系统的修
治，也取得了空前的进展。今晚大家尽情狂欢，明年再努力！

良渚王激情满腔，民众的情绪一下子就被鼓荡起来了。
内圆外方，玉琮王，你这良渚的精神领袖，你也是世界之王！

良渚陶

祭祀与生活并举，陶是良渚时代的器物主角。
满目的陶器，清楚地分着四大类：炊煮器、盛食器、水酒

器、存储器。
鼎，甗（yǎn）、三足盉（hé）、袋足鬶（g uī）这些三足器

形，大多用来炊煮；豆、盆、圈足盘、三足盘、簋（guǐ）、钵，均用
于盛食；双鼻壶、壶、杯、匜（yí），过滤器，都属于水酒器；罐、
尊、瓮等，器形较大，基本用于存储。

遗址的地层，墓葬，居址，灰坑，灰沟，水井，河岸边沿，五
千年前的陶，许多都已成碎片，有的甚至化为碎砾，人们早已
将其当作生活垃圾。然而，那些碎片是有记忆的，它们在考古
专家的巧手下，有不少都复原了，它们得到了重生，它们用自
己独特的姿态，呈现出彼时较完整的社会形态。

看这个贯耳壶，良渚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之一。
平底，或圈足，垂鼓腹，肩部有一对纵向的竖耳，束颈处都

有一圈凸棱。这一对竖耳可是要派上大用场的。火盆上架着
个贯耳壶，壶内正炖着肉食，香气四溢，众人的目光充满渴望，
此时，主人站起身，将壶两耳一搭，很轻松地拎到了需要放置
的地方。即便是现代，此双耳，也可以用铁丝串起悬挂，边炖
边吃。

看这些杯，造型各异：平底，圈足，粗矮，瘦高，敛口，侈口，
直腹，鼓腹，带把，无把，带双鼻，带盖子，高脚，低脚，斛形。真
是千姿百态。

取土，洗泥，打坯，制作，点窑，人来车往，烧制场景栩栩如
生。

数秒钟凝视，用杯之场景呼之眼前：温酒，分酒，饮酒，分
茶，饮茶，聚餐，觥筹交错，好不喜庆。

良渚陶，燃起了热烈的人间烟火。

莫角山宫殿遗址

良渚遗址公园。
傍晚时分，我们穿过一片开阔地。寒风直往身子里面钻，

不少人都裹紧衣服。前面的坡地，缓缓上升，这是台地的形
状，我们踩在五千年前良渚先民手提肩扛筑起来的台地上，转
眼就到了台地顶端。

一片平坦。
数百平方米，如岩石一样隆起的宫殿地基，远看如一块大

面包，这当然不是面包，这是宫殿地基，这里是良渚城市的核
心机构所在。良渚遗址的中央，包括莫角山台地、皇坟山台地
和池中寺台地，都是宫殿区，面积达39公顷。

伫立台地，前面是一个巨大的沙土广场，这广场，起码可
以容纳几万人。这是良渚民众集会的地方，在这里，良渚王对
他的民众发布演讲，每遇节日，良渚民众也在此肆意狂欢。

夕阳西下，台地周边的芦花在风中尽情舞蹈。突然，远处
天边，万道光芒齐射，光强烈而耀眼，似乎要洞穿大地。面对
如此异景，不少作家举起手机摄影，那是什么光，怎么如此迷
人？我笑着答：那是良渚之光。有人补充：丁达尔光。

在我心中，无论什么光，都是让人惊喜的。我想象，五千
年前，良渚先民们看到这样的光，他们一定会双手合十，顶礼
膜拜，心中默念：愿上天保佑我们风调雨顺，给我们一个好收
成！

沙土广场前的高台上，良渚王挥挥大手，声音铿锵有力：
我们有一个计划，待时机成熟，我们将派出一批骨干北上，去
开拓另外一个世界！

有专家这样推测：良渚也可以说是最古老的杭州，天目山

余脉是它的天然屏障，苕溪是它的重要通道，古杭州从这里起
步，逐渐向钱塘江口靠近，最终到西湖边扎下了根。

有人甚至更大胆假想：夏朝的先民，就有从良渚迁徙过去的。

图画与符号

良渚博物院。
一撇，两撇，三撇，一竖，二竖，三竖，交叉，十字，如鸟兽行

迹，如天象变化，这些图画与符号，多达600多种。它们将那些
陶器、石器、玉器，装点得琳琅满目。参观者生出许多疑问：这
是原始文字吗？这是良渚先民用来交流的原始文字吗？

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一定是用来表意的。单义还是多
义？数字还是进制？为什么像“Y”、像“人”、像“8”、像“爻”、像

“O”、像“M”、像“Z”？这个陶罐残片内壁，居然有一个“田”
字，线条粗壮，饱满。还有“井”字形、“中”字形，不一而足。这
一个罐口沿的口沿内壁，似鱼非鱼，似虫非虫，像极了岩壁上
的鱼化石图形。

半坡陶符，丁公陶文，高邮陶文，我都看过，这些新石器时
代的陶文，标记与表号性质已十分明显，良渚陶文，应该就是
良渚时代的文字。良渚人用这些符号交流，生产生活，良渚人
都懂这些符号与图画。

转眼又内心窃笑：或许，没有这么复杂，这就是良渚先民
的涂鸦，率性而即兴。人际交往，家长里短，想到什么就画什
么，一切全凭才情！

像鹿、像龟、像飞鸟，即便现在看，也是非常有创意。
仓颉双眼放光，在一旁拈须笑道：这些图画与符号，好得

很呀，有状物，有指事。我要去向轩辕黄帝报告，做惊天动地
的大事啦！

碳化稻谷

莫角山宫殿遗址台地周围，现已发现35座房屋基址，还有
大型粮仓。

2017年，在池中寺台地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有面积超过五
千平方米，平均堆积厚达0.63米，总量不少于11万公斤的大量
炭化稻谷遗存。

良渚文明时期，水稻是唯一的农作物，稻作水平非常发
达。考古人员介绍，良渚文化晚期的大型稻作区达五万多平
方米，测算水稻亩产达141公斤。听到这个产量数字，我心中
一惊，有这么高吗？而资料表明，秦代的稻作产量大致在
100—200斤左右。可这两者相距的时间，至少两千年以上！

仓中有米，心中不慌。
良渚先民的日常，就显得极其丰富多彩了。“家”字原始义

已经生成，房子下面一头猪，良渚出土的动物骨骼中，家猪的
比例已达80%以上，说家家养猪，有点夸张，但猪在满村跑，一
点也不过分。自然，先民们茅屋前的院子里，不会缺少狗，它
们看家护院，增添人间烟火味。

制作陶器，打制石器，这些一般的手工业活，老少妇孺差
不多都会干；磨制玉器，漆器制造，工艺高端复杂，即便如此，
娴熟的工匠大师也比比皆是。看，那王族成员常披着的丝绸
氅衣，极有可能就是良渚制造！

由稻谷至玉琮，由物质到精神，由神权到王权，我们完全
可以如此设想：

将良渚古城看作是一个国都，而环太湖地区的一些良渚
文化遗址则是它的州郡，这是一个很有规模且地域广泛的王
权国家。

植物遗存

莫角山宫殿区以东，有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河，观光车行
至此，导游用手指着眼前的河说：这是钟家港古河道，是贯通
良渚古城南北的主干道。我俯身看着河，声音继续灌进耳来：
此河，总长度约一千米，宽二三十米的样子，水深约三米。回
到观光车上，导游继续强调：大家别小看这条古河啊，它可是
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

古河道紧邻两岸台地，考古人员从古河道中发现了大量
的陶器、石器以及漆木器等，通过淘洗，还发现了许多动植物
遗存。

博物院中，这些植物遗存，一一展现在人们眼前。
水稻是良渚人的主食。
除此外，还有大量果蔬类、淀粉类果子遗存：南酸枣、桃

核，数量最大。李子、柿子、梅、杏、甜瓜、葫芦、葡萄、菱角、莲
子、芡实等也有不少。有如此丰富的植物遗存，于是，我们就
可以很轻松地勾勒出一幅良渚时期的百花百果兴旺图：

夏秋时节，身强力壮者在田野中忙水稻的收割，还有更多
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提篮背袋，奔向附近广阔的平原与

水泽。他们在采摘，如仓鼠般存粮；他们也在选种，他们要为
以后的生活作长期的打算。

有了种子，就有了希望。
这些植物遗存，可以复活出良渚时代色彩斑斓的四季。

琢磨

良渚游客中心，走进了几十位作家，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
长条桌上垫着蓝印布，每人一个座位。大家坐下来，桌上

已经摆着一个小玉器，钺，或者锛，一把锉刀，一碗水。工作人
员道：大家可以磨玉，四边磨，两面磨，用水蘸着磨，磨光滑了，
每人都可以将磨的玉带回家。

我磨的是一小块毛坯玉钺。
钺像一把小斧子。我小心将其压在桌面上，锉刀朝着玉

身用力锉去，来回抽动，细白粉就从刀的锉纹下不断溢出，玉
并不坚硬，只十几下，就感觉玉钺的表面光滑了不少。沙沙
沙，满室皆是锉刀与玉相击的声音。作家们都埋头在磨，我是
第一次如此打磨玉。玉钺面光滑了，如斧子般的玉钺口两边，
得有点斧子的模样，必须锐利一些。磨一会，水洗一下，再磨
一会，再水洗一下，大约半个小时，我用红绳穿好了玉钺，一个
小挂件就做成了。我朝周围看，已见有些作家将磨完的玉挂
在胸前了，满脸洋溢着笑容。

我知道，这只是半个小时，这只是一种小体验。而良渚先民
们制造出那般精美的玉器，会花多少时间打磨呢？他们一定很专
心，也很专业，为了一件完美的作品，数天数月数年地琢磨，天地
间，阳光伴着他们，风雨也吹打着他们，可他们却心无旁骛。或
许，先民们的心中早已认定，哪怕一生只做这一件事，也绝不放
弃。于是，我们看到了五千年后依然精美绝伦的玉器。

我将自己磨的玉钺，挂在书房的书架旁。它象征着王权
吗？我内心笑了，也算，在这书房，在这些书的面前，我就是它
们的王。

我将“琢磨”两字写成小条幅，用以自勉。
我似乎听见了青年范仲淹在书院苦读时的自勉：志在琢

磨，穿石之功自有。

施昕更

可以这么说，没有施昕更，就没有良渚遗址，是施昕更首
先发现了良渚。

1929年6月，杭州西湖博览会召开。刚从浙江省立高级
工业学校艺徒班毕业的施昕更，经老师推荐，到西博会的历史
厅任临时讲解员，大量的文物及矿物标本使年仅17岁的施昕
更开了眼界，他对考古的兴趣也陡然增长。西博会结束，浙江
省成立西湖博物馆，工作出色的施昕更，成了自然科学部地质
矿产组的助理干事。读书，考古，进步神速。

面对考古寻回的那些有孔石斧、各种陶片，施昕更比别人
多了一份思考：良渚老家盗挖文物盛行，那些坑边常常散落着
这些东西，良渚，会不会是古人类生存的遗址？

在博物馆的同意与支持下，非考古出身的施昕更，主持了
三次良渚的考古发掘，三个乡，数十个村，都留下了他和同事辛
勤探掘的身影，获得了石器、陶器、陶片等实物资料500多件。

1937年春，25岁的施昕更，完成了五万余字的《良渚——
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此份考古报告，制图
100余幅，详细介绍发掘经过、收获，提出颇有创见的看法：良
渚遗址古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烽火将施昕更想继续考古的理想暂时粉碎。一年多
后，经多方努力，考古报告《良渚》得以印刷问世。然而，文物
与施昕更都遭遇了不幸：许多文物来不及搬迁毁于战火，1939
年5月，青年施昕更因患猩红热不治而逝，终年28岁。

良渚遗址公园内，施昕更的铜像伫立在旷野中，他后背双
手，目视远方，似乎在思考，又似乎要出发的样子，他有太多未
遂的心愿。

施时英，施昕更的孙子，他已在良渚遗址世界遗产监测管
理中心工作了三十多年。他说，他的手机24小时都开着，遗址
上有任何情况发生，他都要及时处理。爷爷是发现者，他是保
护者，他说，他的责任重大。

良渚回响

这是一场精心组织的音乐会，为第二届“良渚论坛”的主
题演出。

箜篌、大阮、中阮、琵琶、古琴、扬琴、笙、唢呐、长笛、大中
小提琴、二胡、中胡、高胡……大幕徐徐拉开，舞台上，除了男
女演奏员，我关注的就是这些乐器，我知道，今晚是乐器们的
大合唱，高音中音次中音低音，它们各显神通，相互配合，用声
音，将彼时特定的时代定格。

上卷分渚芽、沛泽、潮生、深念、流觞、潋滟六章，下卷有潆
绕、澄霁、浮游、恒远四章。每一章，都是良渚先民生产生活的
诗意大图。

第一幕叫《渚芽》。
白衣女孩，一支短竹笛，笛声清纯明亮，如那清晨的阳光

从树缝间射进，给人以惊喜。而那埙声，似乎是从古旧的时空
里发出，古朴，醇厚，深沉。这是远古的初音，厚重而沧桑，它
们伴着良渚先民的生产与生活，开始跳动起来了。从矿石到
玉器，玉琮、玉钺、玉璧、玉璜、玉镯、玉龙纹管等，已经打磨得十
分精致；陶器也一排排陈列，它们还散发着刚从炉窑里搬出来
的余温；那些坚硬的石头，也被精挑细选，石斧、石锛、石镰，它
们都会成为良渚先民们的好帮手。金石丝竹合鸣，秀水天堂古
今，玉器、陶器、石器，它们互相赞美。先民劳作、耕种、收获，这
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序曲，这是山河之歌，亦是人间清曲。

第九幕叫《浮游》。
大幕拉开，琴声响起来前，徐君跃端坐着，他似乎在沉思。
一阵二胡音乐的齐奏声落下，随之几个空灵的泛音悠然

响起，徐君跃双手开始在七弦琴上潇洒行走，远古之音缓缓而
至。左手一忽儿上行，一忽儿下行，进复退复，时而快速，时而
舒缓，短吟长猱，按弦入木，那是人与天地山川的对话；右手在
弦上勾、抹、挑、剔、托，短促有力，激越、铿锵。

浙派古琴大师，徐君跃的神思和双手，已经出神入化，在
岳山、琴腰、琴尾间穿梭，犹如百鸟齐鸣飞过原野，又似雷音震
动山川。古琴的高山流水里，徐君跃传递着先民们追云逐日
的日常，以及对大地的顶礼膜拜。

墨西哥作家罗赫里奥·格德亚。
韩国小说家黄晳暎。
阿根廷作家安娜·玛丽亚·舒亚。
法国作家爱德华多·贝蒂。
西班牙作家哈维尔·佩雷斯。
芬兰作家提莫·帕维拉。
中国作家陈彦。
马来西亚作家潘碧华。
黎巴嫩作家扎基·贝顿。
日本作家仓数茂。
数百位中外作家，他（她）在我前后左右坐着，整场音乐

会，自始至终，除了偶尔拍照与热烈鼓掌，都很安静。他们和

我一样，一直沉浸在远古音符的海洋中，感受着这一夜“良渚
回响”每一个细节带来的震撼。

玉矿到底在哪里？

至目前，这依旧是个谜。
良渚陶器、石器，可以就地取材，考古专家们也找到了相

应的石器之路，但是几乎所有到过良渚的人，都会有这个疑
问：玉琮、玉璧、玉钺，这出土的三千多件良渚精美玉器，玉矿
到底在哪里？

根据化学分析，这些玉器的材质，透闪石玉、阳起石玉占
80%。其余的还有蛇纹石玉、蛇纹石化滑石玉、滑石玉。专家
判定，当时的良渚人，基本能分清透闪石玉与蛇纹石玉。

考古学家断定，这些玉料，一定来自同一个矿源或者矿
区。而且，为了方便管理，从可能性角度看，玉矿不会在离古
城特别远的地方。

考古学家一直坚持不懈地解谜。
20世纪90年代，江苏溧阳小梅岭发现了透闪石玉，专家

们一时兴奋，以为找到良渚玉的玉矿，然而，对比了玉的微量
元素后，只有摇摇头放弃了。

《山海经》《南次二经》中有这样的描写：
又东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区，东望诸毗。苕水出

于其阴，北流注于具区。
浮玉山，即天目山，汉代始名，有东西天目之分；具区，就

是太湖；苕水，指现今的苕溪。
虽是神话传说，但既然山有浮玉，那苕溪的源头西天目

山就有可能是良渚玉矿的最佳地。可是，至今为止，还没有人
在此区域发现玉矿。地质专家指出，从地质成因上说，在浙皖
交界处，确实具有透闪石的成矿条件。

我在网上查询。
透闪石玉，又叫软玉，此玉主要有四个来源，一是辽宁岫岩

老玉料与河磨玉料，二是新疆料，三是青海料，四是俄罗斯料。
越发是个谜。
不过，透闪石，我记住你了。
我相信这世界还有95%以上的未知世界。
等待时间吧。

良渚人去了哪里？

这是本文的最后一个乐章。
良渚王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后，神秘消失，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的推理是，假设有一百种因素导致良渚王国消失，那么，

第99个因素都具备的时候，它还不会消失，只有当第100个关
键因素出现时，这个王国才会湮没。99个因素太多了，我举不
出，我只能大致猜测内部与外部。比如内部矛盾逐渐累积导致
权力结构瓦解，没有了权力中心，百姓就会四处迁徙；比如外部，
社会资源枯竭、气候变化、环境灾难，哪一种都是重要因素。

如此推测，最有可能的还是洪水泛滥。良渚地势低洼，极
易水患，或许，正是那年复一年漫过堤坝的浊浪，将神庙基座
浸泡成柔软的泥浆，让所有关于永恒的信仰都随浮萍飘散，王
国的水利系统彻底崩溃，良渚人被迫外迁。

考古探铲揭开土地的低吟声陆续传来。
浙江丽水市遂昌县好川村岭头岗的80座平民墓葬，浙江

温州曹湾山遗址、浙江衢州江山山崖尾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的
石器、陶器、玉器、漆器，每一件遗物，似乎都能串联起良渚人
隐秘的迁徙路线，比如玉器中，玉琮、玉璧、玉钺，都高度具有
良渚文化特征。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说：有一部分良渚人，他们带着神徽纹
样的印记离开了良渚，沿着钱塘江往西南方向溯流而上。

果然，富阳、桐庐、浦江、永康等地，也都发现了良渚文化
特征的器物。

我想象，富春江两岸的卵石，曾经被良渚人西行的草履磨
亮，浦阳江畔的竹林，也会有良渚人歇脚的背影，他们在山坳播
下稻种，他们在丘陵打磨玉器，他们在崖壁雕刻兽面与太阳。

2011年，考古人员在江苏兴化与东台交界处发现了良渚
文化的蒋庄遗址，这表明，良渚人不仅往浙西南走，往太湖方
向走，也往长江以北走。

良渚人就如离散的星火，但他们未曾熄灭，他们到了哪里，
就在新土地上重新点燃窑炉，让玉料在异乡的河流里再度透亮。

他们在传播文明，他们与时间抗衡。

陆春祥，笔名陆布衣，一级作家。已出版散文随
笔集《病了的字母》《字字锦》《乐腔》《笔记的笔记》
《连山》《而已》《袖中锦》《九万里风》《天地放翁——
陆游传》《云中锦》等三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北
京文学奖等奖项。

去旅行，总会寻访一些历史悠久的古宅，静静地待上一
会儿。站在古宅的天井里，抬头望向那片被岁月侵蚀的屋
顶，斑驳的瓦片间透出几缕微光，仿佛历史的碎片从时间的
缝隙中洒落下来，与石板上的符号重合。古宅偶然会遗留几
片残破的陶片，它们粗糙、黯淡，却仿佛带着某种神秘的力
量，将我拉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

这些陶片，或许曾是某个先民手中的器物，或许是某个
家庭日常生活的见证。它们沉默不语，却在无声中诉说着千
年前的故事。它们或许微不足道，却承载着文明的重量。

五千年前的良渚，也曾是一个繁荣的王国，它的水利系
统、玉器、陶器，无不彰显着先民们的智慧与创造力。随着时

间的流逝，良渚的文明逐渐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它留下
的碎片，依然在今天的土地上闪烁着光芒。

历史总是以碎片的形式存在。无论是良渚的陶器，还是
古宅天井里的符号，它们都是历史的残章，是文明的碎片。
我们无法还原完整的历史，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碎片，去想
象、去感受那个遥远的世界。每一片陶器、每一块砖瓦，都是
先民们留给我们的礼物，是他们对未来的期许。

传承文明，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致敬，更是在科技发展的
同时，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生命的尊重，要在全球化的大
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根脉，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
文明。 （周璐）

历史的碎片


